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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水域管理体制存在立法疏漏，致使养殖证

在不同水域具有不同功能，引出了“渔业养殖权”的立

法安排问题。在制定物权法时，立法部门应当根据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考虑水域利用的现状和发展

趋势，坚持水域权属管理与行业管理分离的改革方向，

明确“渔业养殖权”的特许物权属性，继续完善水域权

属管理体制：方案之一．养殖水域产权关系由《土地法》

和《海域法》调整，“渔业养殖”作为土地(海域)使用

权的实现方式之一。方案之二，在物权法中设定“(内

陆)水域使用权”，养殖水域产权关系由《海域法》和水

域法调整，“渔业养殖”作为水域(海域)使用权的实现

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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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应当如何处理海域

使用权与“渔业权”之间存在的冲突，这不仅是

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也是立法部门和社会

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经过争鸣≯法学界对海域使用权和“渔业

权”的权利性质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在权利性

质上，海域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而“渔业权”

贝Ⅱ是一组性质不同的权利的统称。具体而畜，

“渔业权”包括渔业养殖权和捕捞权。其中，捕

捞权是“特许物权”，虽然具有一些物权特征，

但由于缺乏“母权”——所有权这个基础，因此

在性质上不属于用益物权。至予渔业养殖权，一

些学者认为其属于用益物权，在国外多有立法

   



实践，应当移植到我国物权法中。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渔

业养殖权在我国只是理论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概念，法律

中并未规定，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状况，故不应写入物

权法。

由于学者们多数侧重从理论上研究所谓“渔业权”

的性质，未从立法发展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所以形成

了当前“自说自话”的论争局面。笔者以为，要搞清楚这

个问题，有必要回顾我国渔业法及相关法律的立法历

程，分析渔业养殖水域管理体制的变化，这样才能科学

确定渔业养殖权的性质，并最终决定是否将其写入物权

法。

一、渔业养殖水域管理体制的变化

1986年1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渔业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

渔业法。《渔业法》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根据国家对水域利用的统一安排，可以将规划用于养

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

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使用证，确

认使用权”。同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土地

法》。《(土地法》第四条和第十一条规定，养殖水面属于

农用地；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依照《渔业法))

的有关规定办理。从这两部法律的这些规定来看，第一，

渔业养殖是水面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

式。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是否用于养殖业，要符合国家

对水域利用的统一安排。第二，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

的水面、滩涂属于农用地，养殖使用权是土地使用权的

一种特殊形式，养殖使用证是土地使用证的特殊形式。

第三，在管理体制上，两部法律规定了养殖水域权属管

理与渔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

养殖使用证既是养殖水域权属证书，又是养殖资格证

书。第四，从业主体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

制单位，不包括个人。应该说，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

下，在水域利用方式较少(以渔业养殖为主)的情况下，

这种立法安排符合我国当时资源利用行业管理的国情，

也符合我国水域利用的实际情况。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

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1992年10月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举动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

义，必然要求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相应调整，要求

立法指导思想发生相应变化。

经过几年的飞速发展，人们开发利用水域的类型越

来越丰富。以海域利用为例，除了渔业养殖用海外，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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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旅游、娱乐用海”、“盐业、矿业用海”、“港口、

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等不断增多。此外，利用主

体B益多元化，利用规模越来越大，矛盾冲突不断加剧。

水域利用实践也提出了水域管理法律调整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相适应、与资源开发需要相适应”的水域权属管理

制度，则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1993年5月21日，财政部、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

《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开始探索全新的水域

权属管理模式。1998年修订《土地法》时，一些专家和学

者建议删除第十一条，将水面、滩涂的权属管理收归

((土地法》调整，但未被采纳。2000年10月31日，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正了

《渔业法》。修正后的《渔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

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

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

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

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与

修正前的《渔业法》相比，上述规定有这样几点重要变

化。第一，从业主体范围扩大了，一切具有养殖资格的单

位和个人均可成为从业主体。第二，在名称上，“养殖使

用证”变为“养殖证”。第三，改变了养殖水域权属管理

与渔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不再行使养殖水域权属管理权。进一步讲，养殖证不再

具有水域使用权证书和行业资格证书的双重身份，而是

仅剩下行业资格证书的身份。

继而，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Ⅸ海域法》，创设

了海域物权制度，明确了海域养殖活动中的水域权属管

理主体，表明了水域权属管理与行业管理相分离的改革

方向。概言之，利用海域进行养殖活动，既要获得渔业行

政管理部门许可，拿到养殖证，又要取得海域使用权，获

得海域使用证。养殖证是事权证书，是渔业行政管理关

系法律文书，而海域使用证则是海域产权证书，是水域

产权关系法律文书。

然而，《土地法》尽管经过两次修正(1988年，2004

年)和一次修订(1998年)，但未随着《(渔业法》的修改

和R海域法》的出台及时调整内陆水域权属管理主体。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在海域渔业养殖活动中，按照《海

域法》和修改后的《渔业法》的规定，海域使用证是海

域权属证书，养殖证是养殖资格证书，而在内陆水域渔

业养殖活动中，养殖证依然具有养殖资格证书和养殖水

域权属证书双重身份。养殖证在不同的水域具有不同的

功能，使许多人对养殖证和海域使用证的功能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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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引发了一系列管理矛盾和权利冲突，甚至将这一

切归咎于海域物权的创制。

回过头来看则会发现，我国最初确立的是养殖水域

权属管理与渔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

制下，养殖水域属于农用地，养殖使用权是土地使用权

的一种特殊形式，养殖证虽然具有行业资格证书和养殖

水域产权证书的双重功能，但作为产权证书，它不是什

么“渔业养殖权”权利证书，而是土地使用权权利证书，

是土地使用证的特殊形式。随着海域使用管理法律规范

的出台、完善和《渔业法》的修改，水域权属管理与行业

管理分离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由于养殖水域权属管理

与渔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瓦解，从而

致使养殖证在不同的水域具有不同的功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立法部门应当通过制定物权

法，完善养殖水域权属管理与渔业行业管理相分离的管

理体制。在这种新体制下，不应设定具有用益物权性质

的“渔业养殖权”，而是将养殖水域权属管理纳入土地

(水域)权属管理体系，从而避免形成渔业养殖权利冲

突和管理矛盾。

二、海域使用权和渔业养殖权在物权法中的立法安排

在2005年10月22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胡康生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

改情况的汇报》中，立法者计划在物权法中这样安排海

域使用权与渔业养殖权：“海域使用权，适用有关法律

的规定；有关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渔业养殖权，适用有关法律的规定，有关法律没有规

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笔者以为，这样安排可能

是立法者未注意到养殖证在不同水域具有不同的功能，

未从养殖水域权属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海域使用权具有与土地使用权同等重要

的地位，应当在物权法“用益物权”编中予以专章规定。

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法律并未设定过用益物权性质

的“渔业养殖权”，也无新设的必要。在物权法立法过程

中，立法部门应当根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需要，考虑水域利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排除部门利益

干扰，坚持水域权属管理与行业管理分离的改革方向，

继续完善水域权属管理体制。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方

案可供选择。

方案之一，按照2000年修改《渔业法》时的立法精

神，将渔业养殖权定性为“特许物权”，海域中的养殖水

域产权关系直接由海域法来调整，将“渔业养殖”作为

海域使用权的实现方式之一。而内陆水域中的养殖水域

产权关系直接由土地法来调整，将“渔业养殖”作为土

地使用权的实现方式之一。按照这一思路，渔业养殖权

不必写入物权法。

方案之二，在物权法中设定“(内陆)水域使用

权”，并将内陆水域中的渔业养殖活动作为“(内陆)水

域使用权”的实现形式之一。如果这样规定，渔业养殖

权也不必写入物权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内陆)水

域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资源，不仅可以用于养殖，还可

以用于航运、旅游、兴修水利、水电开发、防治水害等。创

设(内陆)水域物权制度，是维护国家与开发者合法利

益的需要，也是实现科学合理利用水域资源和维持水域

开发秩序的需要。

三、结语

通过分析《渔业法》、《海域法》和《土地法))的立

法背景可以发现，海域使用权与渔业养殖权之间冲突的

根源在于，《土地法》没有随着《渔业法》的修改和《海

域法》的出台及时进行修改，使养殖证在不同水域具有

不同的功能，进而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立法者应当

排除部门利益干扰，在物权法中专章规定海域使用权，

合理确定水域权属管理体制，从而避免和化解水域利用

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

(作者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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